捡拾忽略的美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单桂才
    “崽崽啊——回家吃饭喽——”这一声声悠长的呼唤总在夜幕降临时候响起，总在村口回荡周旋不停，这个时候，我和三两个小伙伴才急急忙忙抛下玩得正开心的玩具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有时候也免不了享受到着急的爸妈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！那些曾经的美好景象,现在回想起来恍如时间长河里的一粒粒美丽的珍珠,捡拾起来,我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收藏在记忆深处……
     童年的我，没有幼儿园概念，和与我差不多大的农村孩子一样，如同路边小草野花一般自由自在任意生长。但我的童年却并不苍白，依然色彩丰富令人神往。

不用说自制象棋、军棋躲在猪栏旁边和伙伴下棋到天黑，也不说自己削陀螺和同伴比赛，或是手持自做的铁丝枪和伙伴玩枪战，甚至把几根绳子绑在凳子上弹“古琴”，用萝卜削成军舰装上树叶做的帆在小溪里“扬帆远航”……就说说曾经调皮地用瓦片烤鱼，制作弓箭漫山遍野的“围猎”，痴迷绘画等我童年的系列壮举，现在看来仍是值得我骄傲的回味。 

     村子里的春天，梨花、桃花开的正盛，白的像雪，粉的像霞，在四周小山上那郁郁葱葱的绿意衬托下，小村显得格外优雅、诗意；幽幽的花香把整个村子的角角落落都挤满了，招来那些蜂儿、蝶儿在花下上下飞舞；偶尔，一两只拖着美丽尾巴的绶带鸟穿过李子树飞到另一株桃树上；有时，还有几只公鸡也会来凑个热闹地忽然间一声长鸣……村子里就显得更安静了！
     这样的时候，大人们都下田干活了，村子里就剩下我们三五个6岁上下的小屁孩。我、我弟弟、堂哥林、堂弟、堂妹五个孩子，我和堂哥都是七岁，各自带着弟弟、妹妹凑到院场里，我和堂哥下“西瓜皮”游戏——地上画个圈，圈内画出攻防双方的阵地，一个拣六块小石子，一个折六段小柴梗，然后我们就昏天黑地地大战起来……至于我弟弟、堂弟、堂妹就任由他们在地上折腾，堂妹那时刚刚学会走路不久，见无人理她，要不就“哥哥，哥哥”地哭闹起来，要不就干脆爬我们的“西瓜皮”阵地里一阵手舞足蹈后，阵地上“尸横遍野”，惨不忍睹……
     和玩“西瓜皮”相比，初夏时节去田间地头、水沟小溪里捞鱼儿是最有滋有味的事了。我总会约上堂哥一起，各自提着一个畚箕，带着一个装鱼的小罐什么的就出发了。
     随便找个田间水洼，都看见几只小鲫鱼在水草间出没，这时候，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靠近水洼，轻轻地把畚箕按入水中，畚箕口对着水洼——突然，畚箕往水洼处一插，迅疾捞起……呵呵，畚箕里欢蹦乱跳的鲫鱼、小虾，还有泥鳅。基本上，每次都不会落空。满载而归后，我们就带着弟弟妹妹浩浩荡荡地开赴场院，拾柴火的，捡瓦片的，舀一勺清水来的……热热闹闹地在场院里搭成简易的灶，抓一把干柴在瓦片下点着，趁着瓦片灼热时候我和堂哥就夹着那鱼儿、虾儿按在瓦片上做煎鱼……随着滋滋的煎鱼声，一会儿鱼香四溢，特别是小虾，煎着煎着就变红了，然后把煎熟的鱼虾按照年龄从小到大分给大家品尝，大家顾不上烫手，忙不迭地拈起鱼虾就往嘴里送，有滋有味地吃着——那滋味，鲜、香、嫩！余味无穷！然而，鱼虾虽然美味，但得趁着大人们都下地干活了才行，倘被发现，那是免不了一顿训斥的！加上操作很辛苦，还容易被瓦片、鱼虾烫伤，于是，这项过家家式的游戏渐渐地被我们抛弃。
     孩童的想象力是无穷的！也许是父母忙于农活没有闲暇来管教我们吧，或者也许是他们不愿过分干涉我们的童年生活吧！我们的父母从来不过问他们的孩子在潜心贯注地玩什么游戏，在异想天开地起什么念头……

     我第一次见到弓箭的模样大约是从一幅年画上见到的，似乎是穆桂英，抑或是花木兰，总之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子弯弓搭箭的模样！如果我也有那么一张弓、几支箭去山上射猎，该多好！没有多少犹豫，我就决定自己造弓箭——现在看来，那时的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呢！。

     首先，我趁着家里修补苇席（晒谷子用）之机，从竹篾师傅那里弄来一段约比自己还高一点的竹片，细心削切、烤制，竟然作出的样子和真的弓很相似呢！接着，我找来一根结实的细绳，紧紧系住弓的两端——这就是弦了，于是一张弓就算大功告成了；至于箭，当然也没有难倒聪明的我！我就从扫把上抽出几根自己挺直、稍粗壮的芦苇杆，修理整齐后，再用一段长约三寸的铁丝，一头在石头打磨尖利，另一头插入芦苇杆，于是，箭也就做成了。

我拿着弓和箭向堂哥他们炫耀，立刻引来一片惊慕声（其实就三两个小伙伴）。纷纷要我射一箭看看，我自得地学着年画上的女子张弓搭箭，向村子对面的小山一箭射去，那箭竟疾如闪电，直直地射入对面山林里去了！

于是，村子里的三五个小家伙一个个向我取经学习制作弓箭，人人都把这新奇的玩具视若珍宝，即使早上、下午放牛，我们都会带着它，雄赳赳，气昂昂地和水牛、黄牛们一起行进在田野、山坡，我们一向感觉痛苦的放牛生活竟然因此平添了许多的向往和欢乐：我们在田野里比赛射艺，跑到小山上围猎小鸟小兔……然而，不知道是小鸟小兔运气太好还是我们的狩猎水平太低，小鸟小兔始终未能成为我们的美味。有一天，我们中的一个“神箭手”——堂哥把自家一只下蛋的母鸡射死了，才终于引起大人们的注意和反对，堂哥在一顿竹笋炖肉之后，大人们收缴并销毁了他们眼中的“凶器”——别了，我的弓箭！别了，我的狩猎武器！
好奇是孩子的天性。每逢过年，家里就会买一两张年画，或风景、或人物，在我眼中，那真是美轮美奂。刚刚迈进学堂，除了读书外，其他几个生产队的小朋友会带些连环画来，最常见的似乎是《渡江侦察记》，还有《智取威虎山》之类。然而，最打动我的是一个小伙伴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张小画，上面是孙悟空手舞金箍棒的形象。可是，这个同学却只给看不给摸，甚至看也只是一闪眼的功夫！这让我特别郁闷！我日思夜想着希望拥有它，然而，这终究是不可能的！
“我要学画画！”这个新奇的概念，大胆的设想把我自己都吓倒了！

但我竟没有犹豫，决定画画。

纸张很少，如果竟然得到一张白纸那是十分奢侈的收获，因此意外得之必定珍惜再三，轻易不舍得在上面下笔的。然而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一个小伙伴用捡到农膜做“眼镜”蒙在脸上做出怪脸来吓我，虽然大吃了一惊，但竟让我有新的惊喜：用废旧的农用薄膜当作描红是最佳的，而且这东西田边路旁都随手可得！
至于用来描红的图形就很多了，书本上的图画是很理想的。于是我便不知疲倦地描红临摹，在简陋的祠堂做成的教室里，当下课的同学在祠堂外的院子里嬉闹时候，我却埋头描摹书上的图画。渐渐的，越描越多，我在老师眼里，成了个“画痴”；在同学眼里，我先是个“小疯子”，然后慢慢地羡慕我！而我，只是全身心地享受在这种充满乐趣的游戏当中！渐渐地，我敢于不用薄膜描红而直接在作业本上临摹了！
有时候，我带着临摹好的图画拿给爸爸妈妈看：“这是我画的！”自得之意溢于言表。然而，爸爸仅仅能书写自己的名字，妈妈也是文盲，他们对我的画画热情不以为意。在我问他们，企图得到一两句褒扬的话语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妈妈却只是不置可否，有时连点头或摇头都没有。但这并没有打击我的热情，我仍然是痴迷一般地画下去，画下去……我心里暗自决定：今年，我家里的墙上一定要贴上我自己的画！
随着年关临近，我的“年画大计”接近完成了：一幅画着杨六郎，一幅画着孙悟空的图画（这是我求了很久，那同学才借给我临摹的），分别画在八开白纸上，还用买来的水彩色块给上了一点颜色。大年初一贴年画，当我把自己画的画贴在往年贴年画的地方时，心里那股高兴劲真是无法表达。来我家拜年的亲戚们见到了，都赞不绝口——虽然现在想来，那其实只是一种鼓励的话语而已！但在当时的我，那是莫大的鼓舞！
“崽崽啊——回家吃饭喽——”这一声声悠长的呼唤总在夜幕降临时候响起，总在村口回荡周旋不停……

     朦胧中，那个只有三栋房子、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子留下我童年无尽的乐趣，那曾经被我忽略的一幕幕，捡拾起来，竟是那么的美好……
